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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令狐安当了五年县委书记却一直没有升到市里。
任内前两年他为了做出政绩，就对辖区内的矿业经济进行了改革，从县政府手里要过来了矿业经济的
管理权，撤换了矿业局长和安全局长，使大矿主的话语权也进行了重新洗牌，这加强了自己对矿业经
济的掌握，但也得罪了县长叶远水。
令狐安为了在下一轮干部调整中上位，受人指点，急于树政绩，又开始矿业经济的整合，成立矿业集
团，同时不顾县长的反对引进永和房地产集团开发老街⋯⋯
　　书记令狐安没能及时被提拔，也无形中延缓了县长叶远水的提拔，加上矿业经济管理权的转移问
题，叶远水很是不满，在工作上就不太配合。
叶远水检查矿业整合时发现了令狐的亲信矿业局长违纪，就指示县纪委展开秘密调查。
加上部分干部群众对矿业经济问题的不断上访，最终市纪委核实了矿业局长的受贿问题，对其双规。

　　老街开发遭遇了拆迁难题，令狐安支持开发商使用卑劣手段，激起民愤，民众与开发商发生冲突
，一名民众受伤致死。
群情激奋，民众去县政府讨说法，令狐安书记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。
民众愤怒的情绪无法控制，围攻县政府，发展成了严重的群体事件⋯⋯最后，县委书记令狐安被停职
，并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，县长叶远水也调任政协。
一场政绩工程暴露的却是诸多政纪污点。

Page 2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政绩·政纪>>

作者简介

洪放，男，1968年生，安徽桐城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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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1　　雪，下得无声却强硬。
　　时令才是阳历的十一月底，阴历也才十月初十，雪便毫无征兆地落下来了。
湖东大地上，一片银白。
令狐安是在省城假日酒店里接到县委办公室主任方灵的电话的。
电话里，方灵汇报说：“雪下得特别大，气象部门说是近六十年来罕见的一场大雪。
仅一夜时间，地面积雪厚度就达到了四十厘米。
城区的道路基本上都无法通行了。
”　　令狐安皱了下眉头，将手机从左边耳朵移到了右边耳朵，问道：“已经组织人开始处理了吧？
”　　“处理”一词，虽然不是很恰当，但足以表现湖东县委书记令狐安此时的心情。
当了这么多年的领导，用词就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。
比如“处理”，这是令狐安喜欢的。
两个简单的字，一组合，几乎是涵盖了大部分动词。
可以理解为处理事件，也可以理解为处理人，还可以理解为行动、工作和与之相关的词语。
令狐安在这里说的意思，自然是问是不是组织人员，开始相关的清扫积雪、打通道路，甚至抗击雪灾
什么的。
方灵也当然听懂了，很快就回答说：“政府那边应该行动了吧。
”　　这个回答有些模糊。
事实上，方灵在打这个电话时，她还不太清楚政府那边是不是已经开始行动了。
县长叶远水正在医院住院，据说是胆囊出了问题，炎症加上息肉。
常务副县长鲍书潮，又要到北京去招商引资了。
令狐安这么一问，方灵又补充道：“我马上到政府那边，再研究一下。
”　　“那好，有情况及时报告我。
”令狐安放下手机，感到左边的头有点疼。
昨天晚上，酒喝得太多了。
一喝酒，他的头就容易发热，一发热，就隐隐地疼。
这老毛病还是当年在市委办公室当秘书时留下来的。
当秘书辛苦，虽然看起来是跟在领导的身后，人前风风光光，可是人后，爬格子，端杯子，挨板子。
当了五年秘书，表面是从一个科员提拔成了科长，可是内在里，却让自己落下了两个毛病：一是头疼
，第二是男人的难言之隐，前列腺炎。
想到这儿，令狐安似乎觉得下身又有些胀痛了。
自从十几年前，知道自己得上这不太好说的毛病后，他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吃药。
可是，药哪能抵得过酒？
哪能抵得过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？
有时，逢上会议作报告时，令狐安是有些痛楚的。
坐的时间长了，身子下仿佛挂了秤砣，直往下坠，可是嘴上，他还得激情昂扬，声色俱厉。
如果是自己作为最高领导参加的会议，还要稍稍好些，他会借机到休息室踱上几步；如果是参加更高
级别的会议，自己是作为被领导者，那么，就只好耐心而痛苦地坐着了。
参加会议的态度，往往不经意间会成为领导印象的一部分。
令狐安就最不能容忍干部开会时三心二意。
他刚从市委政研室主任的位子上下到湖东当书记时，第一次开干部大会，他在台上就看见坐在前排的
一个干部，一直在用手机发着短信。
他心里有些冒火。
后来他才知道，这个干部是湖东县早已向市里推荐的后备县干，姓高，叫高扬。
本来，应该很快就在人大常委会上任命高扬为副县长的，但是，令狐安对此表示了有效的沉默。
他让人大常委会稍稍缓了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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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缓就拖了整整两年。
直到去年，人大正常换届时，高扬才勉强当选了副县长。
当然，在此之前，高扬已经清楚了令狐安对他表示沉默的原因，并且努力地加以改正。
既然改了，还是得用。
这一点上，令狐安觉得自己作为一把手，是十分大度的。
何况，高扬这一缓，也给湖东干部敲了下警钟。
会风就是干部最大的作风。
会风不正，作风何以正？
　　跟随令狐安一道到省城来的，是吉大矿业的老总于者黑，另外就是于者黑的秘书肖柏枝和于者黑
的司机。
昨天中午离开湖东时，令狐安给方灵说了一下，说到省城有点事。
他先是让自己的司机小鲁把他送回湖东宾馆他住的房间。
下午三点，于者黑于总到宾馆来接他。
五点不到，他们就到省城了。
晚上要见的人，已经在车子上用电话联系好了。
饭店也定了，就在假日酒店。
开了房间，洗漱了下，令狐安就接到省委办公厅陈好处长的电话，说自己到了酒店。
令狐安说赶快上来吧，先到我房间坐坐。
　　陈好跟令狐安是大学同学，因此也就不见外。
令狐安住的是套间，跟于者黑他们住的房间，整整隔了一层。
于者黑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粗鲁，可是人却完全相反。
从长相上看，于者黑皮肤白皙，像个奶油小生一般。
鼻梁上还架着副眼镜，颇有些学者风度。
从处事上来说，也是十分细腻，一点也不见传说中的一夜暴富了的矿主们的作派。
令狐安也就喜欢他这一点。
昨天下午一上高速路，于者黑就打电话到假日酒店，点着房间号要了三个房间。
本来是四个人，而且有个女的，按理是要四间。
肖柏枝的房间就免了，这令狐安明白。
反正也不是第一回了。
而且，于者黑要的房间也很巧妙。
令狐安住801套间，他自己则住在701套间。
司机也住在七层。
这看似有点别扭的安排，却充分地显示了于者黑的会做事。
　　令狐安将门开了，站在门边上，就看见陈好从电梯那边的走廊转过来了。
他马上招呼道：“哈哈，过来了？
快，快！
”　　“我是最早的吧？
把手头的事交代了下，就过来了。
”陈好用手扶了下眼镜架，人已经走到门边上了。
进了门，陈好朝房间里睃了一眼，令狐安道：“看什么呢？
没什么娇可藏，看也没用哪！
”　　“哈哈，一个堂堂的大书记，能没有？
”陈好坐下来，令狐安给他泡了杯茶。
陈好问：“还有人呢？
”　　“快到了。
也就三四个人，小范围。
”令狐安说着也坐下来，递了支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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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人点了烟，令狐安盯了陈好一眼，“最近有些事，你⋯⋯听说了吧？
”　　陈好没有回答。
　　令狐安继续道：“麻烦哪！
要早知道这样，当年就不下来了。
”他说的“不下来”，是指不从市里下到县里来搞书记。
其实，从一个市委政研室主任的位子上直接下到湖东搞县委书记，当时在南州政坛上是一次轰动。
按理讲，级别上是一样的。
但是，实权上就差得多了。
县委书记是一方大员，而政研室主任虽说也是正处，可还是在市委办公室之下，受着副秘书长的调遣
。
何况湖东是南州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县。
在湖东任书记，一般情况下都会顺理成章地进入到市级班子。
多则三五年，时间最短的，仅仅在湖东干了两年书记。
令狐安下来时，也是瞅着这碗水的。
当时的市委书记向涛，现在是副省长。
向涛书记在他下来前找他谈话，就明确地告诉他：到湖东只是个过渡，市里是把他当作重点苗子来培
养的。
可是向书记说这话不到半年，突然就高升到了省里。
虽然成了副省长，可是县官不如现管。
接替向涛的，又恰恰碰上了与向涛竞争副省长的南明一。
结果是接下来的高级班子调整，令狐安榜上无名。
这一晃又是三年了，南州新一轮的市级干部调整又将开始。
本来，令狐安是很有信心的。
一方面，向涛副省长也打了招呼。
另一方面，他自己这三年来也不断努力，南明一书记对他的印象，算是有了180度的转变。
既有天时，又有地利，这个副市长，应该是囊中取物了。
可是⋯⋯想到这儿，令狐安摇摇头，将烟按在烟灰缸里，道：“我这是忽视了基层哪！
”　　“事情我也大概知道一点。
不过，也没这么严重吧？
”陈好向前倾了下身子。
　　“我原来也这么想。
可是现在⋯⋯昨天南明一给我打电话，说市委正在考虑，是不是要⋯⋯”　　“南明一自己打电话的
？
”　　“是啊！
”　　“那这事就⋯⋯不太好办了。
不过，也别急。
不还没最后定嘛！
湖东那边的工作做得怎样了？
既然事情是从基层起来的，那就还得从基层做起。
”　　“湖东工作不好做啊！
关键是叶远水⋯⋯”　　“叶远水？
他这样做我就有些不理解了。
按理说你上了，对他也是个机会。
他怎么⋯⋯我就有点⋯⋯”　　“是啊，是啊！
人嘛，谁知道他怎么想了？
”　　正说着，令狐安的手机响了。
他一接，马上道：“是宏图啊，我在房间，80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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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先上来吧，我等你。
”　　宏图全名叫刘宏图，是省委组织部县干处的处长。
在组织部，他算是个老处长了。
虽然没有爬上副厅，可是明眼人都知道，他手上的实权，比一般的正厅要强得多。
多年的媳妇熬成婆，多年的处长熬成了神。
刘宏图在组织部，眼看着一任任部长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。
他自己却一直待在处长的位置上，如同一只冬眠的甲鱼，时光好像停滞了。
前几年，他看着别人往上直提拔，心里也急。
这两年，就一点儿不急了。
他心里头装的东西太多了，这是官场上天大的资本。
他得运用资本，来好好地谋划未来。
至于那虚幻的副厅，他乐得让给别人，还能换得风格高的赞誉。
一想通了，心就顺了。
心气一顺，这处长就当得呼呼生风。
全省县干多少？
数以千计。
按百分之十算下来，也是百十多位。
刘宏图就将精力放在与这些县干的沟通上。
果然，这一沟通，刘宏图在县干界成了个手掌式的人物。
县干们到省城，少不得要拜访拜访刘处长。
令狐安与刘宏图认识得早了。
他们认识时，令狐安是向涛的秘书，刘宏图已经是处长。
两个人好像天生就有默契，第一次见面就谈得拢。
令狐安下到湖东时，还特地征求了下刘宏图的意见。
刘宏图说当然得下去，湖东县委书记就是理所当然的副市级。
你不下去，慢慢地捱到什么时候？
令狐安问他：要是下去了，应该会有多长时间？
刘宏图说两三年吧。
可是现在⋯⋯　　“啊，陈大处长也在？
”刘宏图一出现在门口，就笑道。
他的笑声有些特别，穿透力强。
贴近细看，却是只有声音，没有笑容的。
　　令狐安站了起来，陈好却坐着。
省直干部们是有规矩的，省委的门头子高，一般不会对省直其他机关的干部主动。
刘宏图在陈好对面坐下，陈好这才开了口：“刘处最近忙吧？
管干部可是中国最忙的事啊！
”　　“不忙，不忙！
哪有你们省委忙！
”刘宏图调侃了句。
　　令狐安一笑：“你们都忙。
我可是个闲人啰。
”　　“你是闲人？
”刘宏图哈哈一笑，依然没有笑容。
这笑远听起来，相当地好，近看，却是有些让人心里打颤。
　　令狐安看看手表，正好六点，就道：“我们下去吧。
”　　陈好和刘宏图站起来，三个人出了门上了电梯，直奔四层小餐厅。
到了包间，于者黑已经在等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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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者黑和陈好、刘宏图都见过面，也就不用介绍。
除了于者黑外，还有肖柏枝，另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子。
令狐安扫了一眼，于者黑就道：“这两位是小肖的同学，正好晚上赶过来，就一道了。
这位是黄小姐，这位是任小姐。
”　　“好，好。
坐吧！
”令狐安心里早清楚于者黑的鬼主意，面子上却装着才知道，招呼大家坐下，然后道：“还稍等会儿
。
还有一位贵宾。
”　　刘宏图朝陈好望望，陈好正望着肖柏枝。
肖柏枝是令狐安的人，这他清楚。
只是这回，肖柏枝好像比一个月前见到时清瘦了许多。
看着肖柏枝，他就想到燕子。
燕子跟肖柏枝年龄差不多，五年前从大学分到陈处这个处。
一年后，他们成了情人。
上个月，燕子到美国留学去了。
想着，他心里涌出一缕忧伤，赶紧调过头。
令狐安拍拍他的肩膀，轻声道：“自古多情伤离别啊！
陈处长，晚上，我多陪你两杯。
”　　陈好笑笑，问：“还有⋯⋯”　　“啊！
”令狐安凑到陈好耳朵边，“是向省长夫人闵总。
”　　“⋯⋯”　　刘宏图其实听见了令狐安的耳语。
令狐安看起来是对陈好一个人说的，声音却不是很小，只是象征性地低了些。
向涛副省长的夫人闵慧，现在是省投资公司的老总。
不说是副省长夫人，就是这老总的身份，也是足够分量的。
要细算起来，刘宏图跟闵慧还是大学同学，两个人甚至有一段时间，彼此间还有些朦胧的感觉。
闵慧的父亲是江南省的前副书记，向涛就曾是她父亲的秘书。
虽然后来他们没有什么接触了，但一提到闵慧的名字，刘宏图心里还是有些温暖的。
毕竟那份朦胧的感觉是美好的。
既然是美好的，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温暖呢？
他脸上有点发热了，就瞟了一眼令狐安，起身上洗手间了。
　　等刘宏图回到包间，闵慧已经坐在圆桌的正中位置了。
　　闵慧的左边留了个空位，显然是给刘宏图留的。
刘宏图也没推辞，就坐下了。
刚才在洗手间，他已经调节了下情绪，因此这时就主动地招呼道：“闵总，不，闵慧同学好！
”　　“同学？
”令狐安一惊。
　　“是啊，我们大学同学。
”闵慧边笑边望着刘宏图。
　　“原来⋯⋯宏图可是没说过啊！
既是贵客，又是同学，今天晚上，宏图可要好好地喝点。
”令狐安说完，陈好道：“宏图啊，闵总当年应该是你们大学最美的女生吧？
”　　“那⋯⋯那当然是。
”刘宏图嗫嚅了下。
　　令狐安道：“那肯定是。
来，来，我们就⋯⋯闵总，你看⋯⋯还有这位叶总。
”　　“开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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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闵慧道。
　　闵慧是江南人，这倒不是指江南省，而是指更小范围的地理意义上的江南。
江南女子，天生就有一种娇媚。
即使现在人过中年，还是能看出江南女子的风韵。
乍一看，很难将眼前这个有几分妩媚又有几分清秀的女子，同省投资公司老总的身份结合起来的。
可是，事实上，江南省大部分干部都知道，闵慧在省投，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。
她做事干练，行为果断。
甚至，在某些方面，比她当副省长的丈夫还要精干。
　　于者黑让肖柏枝给大家一人倒了点白酒，闵慧要了干红。
第一杯喝下去后，令狐安道：“难得今天闵总能光临，我先来敬闵总一杯。
”说着，端了满满一杯酒，站起来喝了。
闵慧笑笑，道：“都是自家人了，就不用这么客气。
你要敬，多敬敬叶总。
”　　“这倒是。
”令狐安马上倒了杯酒，说：“叶总，那我就敬您了。
”　　叶总看起来年龄比闵慧小，也就三十五六的样子。
见令狐安端着杯子，叶总也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别叫我叶总了，就叫我叶天真吧。
我先喝了。
”　　“那也行。
叶总虽然盘着那么大的房地产公司，可是年龄比我们都小，叫天真亲切。
”闵慧插话道。
　　“还是叫叶总好。
”令狐安喝了酒，边坐下边问闵慧：“闵总，听说向省长到北京了？
”　　“是啊，中央党校学习。
也快了，下周就要回来了。
”　　“向涛省长可是⋯⋯”陈好举着杯子，也敬了闵慧一杯。
刘宏图一直侧着脸，问令狐安：“南州的班子要调整，这次令狐书记应该⋯⋯”他这话乍一听是问令
狐安，实际上是在问闵慧。
令狐安今天特地赶到省城，而且明知向涛副省长不在省城的情况下赶来，说明他的心情是十分复杂、
事情十分紧急。
陈好问这话的目的，就是想挑破了，好让闵慧闵总透点口风。
　　令狐安一笑，“那是组织上的事，个人服从组织嘛。
闵总，是吧？
”　　“那当然。
”闵慧接了句。
　　刘宏图也端起杯子，要敬闵慧。
闵慧道：“我们还得敬吗？
都老同学了。
我们共同喝一杯。
”刘宏图看见闵慧的脸有点微微地发红，朦胧中，还现着几分大学时代的影子。
但整个人却是与梦里偶尔出现的闵慧不同了。
毕竟是时光如水，一个人，再怎么坚持，又怎么能敌得过时光的强大呢？
　　闵慧放下杯子，问刘宏图：“孩子应该上大学了吧？
”　　“没有，还在初中。
”　　“这么小？
”　　“我结婚结得迟。
”　　闵慧睃了眼刘宏图，仿佛叹了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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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狐安看在眼里，笑道：“宏图处长是先干事业、再顾小家的典范哪！
来，我敬宏图处长一杯。
”　　于者黑看酒喝到这分儿上，自己应该主动了。
严格点来说，不是他主动，而是他带来的黄小姐和任小姐。
他向肖柏枝示意了下，肖柏枝等其他人说话都稍稍停了的空当，端着杯子站起来，说：“我来敬闵总
一杯。
闵总可是我们女人的典范！
”　　“哪里敢当？
”闵慧一边说着，一边端了杯子，肖柏枝道：“我就经常听令狐书记提到闵总。
以后还请闵总多指教。
”　　闵慧是认识肖柏枝的。
有两次，令狐安到家里，都是跟肖柏枝一道。
一开始，她以为肖柏枝是令狐安的秘书，后来知道了其中的道道，她还打过电话，让令狐安注意一点
。
说领导干部容易在作风问题上犯错误，而那错误是最低级的错误。
令狐安直在电话里点头。
就在闵慧给他打电话的前一天，湖东县还处理了一个人大的副主任，原因就是男女关系问题。
两个人被发妻抓了现行，告到县委，盖子捂不住了，只好处理。
令狐安也觉得那人大副主任背了个处分有些窝囊。
确实是，一个奋斗了几十年的干部，最后在男女问题上出了事，那是无论从成本还是其他方面来看，
都是不合算的。
所以令狐安很快就在电话里向闵慧保证说：我会认真对待的。
请放心！
　　肖柏枝又一一敬了其他几位。
小黄和小任也都站起来，酒桌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。
陈好频频举杯，刘宏图也眯着眼，似乎忘了闵慧。
这当儿，闵慧招呼令狐安，两个人出了包间，到隔壁的小包。
坐下后，闵慧问道：“南明一找了你？
”　　“是啊！
”　　“这⋯⋯怎么搞的？
下面老是不能稳定下来。
”　　“这都是⋯⋯”令狐安本来想说这都是叶远水在里面造事。
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
叶远水是县长，一个书记管不了县长，那也是书记的失职和无能。
叶远水是土生土长的湖东人，大学毕业就分到湖东一个镇中学工作，然后一步步地升迁到县委副书记
。
在副书记的位子上干了两任，转到县长。
这个人年龄比令狐安大五岁，在湖东的根基，远远比令狐安厚实。
令狐安刚到湖东时，向涛书记就曾告诫他：一定要搞好跟叶远水的关系。
他自己也暗自定了个调子：大事不含糊，小事任他去。
要给叶远水一个印象：我令狐安到湖东，是组织上安排的，我也只是借这地方完成一个程序。
事实上，头一年，他确实是按照自己的调子进行的。
可是他发现：越这样进行下去，他在湖东的日子越不好过。
甚至有些人传闻，令狐安有什么把柄在叶远水手里，不然，一个从市里直接下来的县委书记，怎么比
一个县长还弱呢？
这话听第一遍，他一笑了之；听第二遍，他有些不快活了。
听第三遍时，他的调子变了。

Page 10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政绩·政纪>>

现在，虽然面子上，两个人互相尊重。
但骨子里，谁都知道，两个人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
这一点，不仅仅在湖东，甚至在南州，都已经成了公开的事实。
既成了事实，令狐安也就彻底放下了，特别是在矿业经济、人事等重大问题上，两人的矛盾越来越突
出。
其最终的结果是：在这四年内，湖东县委换了三任组织部长。
棒子打不到令狐安和叶远水的头上，就只好由组织部长扛着了。
　　“向涛走前还跟我谈到你。
”闵慧从贴身的包里拿出支烟，点上，又道：“现在干部的使用，已经开始向政绩化方向发展。
你得重视！
向涛也是这意思。
要拿出政绩来，不要内耗。
内耗的干部，组织上是各打五十大板，难以重用的。
同时，搞政绩，也不能忘了纪律。
违反纪律了，再多的政绩也无用。
”　　“这个我知道。
不过，到了基层县一级，政绩难哪！
”令狐安叹了口气，“特别是湖东，这经济支撑主要靠矿业。
矿业的发展，您和向涛省长都是很明白的。
有限得很，风险也大。
依靠矿业，不仅难以出政绩，有时甚至会毁了政绩。
”　　“这就是你思维方式的问题了。
”闵慧将烟灰在烟灰缸里弹了弹，“思维方式要改。
湖东是个能源大县，也就是矿业大县。
矿业现在备受关注。
我觉得就可以从这里入手。
向涛也同意我的观点。
今天晚上我让叶总一道过来，就是想她参与到湖东矿业改革中去。
这要是搞好了，就是最大的政绩。
”　　“矿业改革？
”　　“是啊！
不过怎么改，我也没太多想。
你好好考虑吧！
”　　令狐安心里清楚，闵慧是个很有思想的女人。
向涛虽然在副省长的位子上，但向涛的很多思想，其实是出自闵慧的脑子。
她在这个时候点出矿业改革，也许就是一条阳光大道。
叶远水那批人，对令狐安最大的不满就在矿业上，说令狐安成了矿书记。
那些上访和举报的，也就是围绕着矿业作文章。
湖东矿业经济，占到了县域经济的三分之二，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。
全县一共有大小矿山七十多座。
而且湖东的矿山都是浅层矿，剥开不到三十米的地表土，就是乌黑乌黑的煤层。
这都是金子啊！
这么容易开采的金子，谁的眼睛看了都会发绿。
因此，分配矿山的开采权一直是湖东权力的核心。
四年前，当令狐安改变了对待叶远水的调子后，他召开了县委常委会，作出了一项决定：湖东大小矿
山的经营，必须由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。
这等于一下子把原来在政府的矿山经营权给剥夺了，叶远水能不气极败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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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次常委会上，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票，来自于党办主任方灵。
也就因为这一票，令狐安在湖东成了个“铁腕书记”。
不过后来的工作实践，让令狐安渐渐明白了，矿业经济已经渗透到湖东的方方面面，成了最大的官场
经济。
他也尝试作过一次改革，将全县一百多家大小矿山，整合成了八十家。
规模减少了三分之一，出现了几个像吉大矿业这样的大中型煤矿。
随着与矿业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令狐安跟矿业老板们也越来越走得近了。
走得太近，他有时也有些危机意识。
矿业老板们钱来得容易，出手也大方。
令狐安尽可能地守着底线。
但是，再守，也还是有说不清道不白的地方。
南明一书记就明确地告诉他：举报信中也涉及了大量的经济问题。
　　经济问题现在成了领导干部最大的问题。
政治错误谁还会犯？
都是受党教育几十年了，不至于那么幼稚。
对于经济错误，令狐安一直在心里有一个底线，那就是不索不要，非特别放心者不收。
可是⋯⋯　　闵慧将烟蒂放到烟灰缸里，站起来，“你同叶总好好谈谈吧！
”2　　叶远水刚刚走到办公室，就听见人喊：“老叶，老叶！
”他一回头，原来是农委党组书记丰开顺。
　　丰开顺在湖东算是叶远水的嫡系。
到农委前，他是矿业局的局长，也是湖东最大的最红火的组阁局局长。
这人行伍出身，性格直。
做矿业局局长时，得罪了不少开矿的老总。
到了农委，情绪很大。
前两年基本上不太上班。
后来还是叶远水劝了几次，才勉强天天到办公室伸下头。
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丰开顺又突然活跃了。
他联络了一批老干部，还有一些矿业的老总，不断地给叶远水吹风。
目的只有一个：湖东矿业经济到了危难的时候了，再不动，就要出大事了。
　　叶远水是希望看到丰开顺的。
　　进了办公室，丰开顺没等叶远水坐下来，就开口了：“叶县长，这是我最近同几个矿业老总整理
的材料，你看看吧！
”　　“材料？
”叶远水瞥了眼，他没有接，而是问：“整材料可不是什么好的行为。
又不是什么大事，怎么搞得像特务似的。
这不好。
”　　“人家做都能做得，我为什么不能整理材料？
何况我这材料也只是给政府作个参考。
具体事实当然还得上面来查。
我跟人大的任泽刚主任也汇报了，他也支持我。
只是我人微言轻，要是叶县长真的能⋯⋯那可就是湖东矿业的大幸了。
”丰开顺脸上有一道疤子，据说是当年对越反击战时留下的。
他说话一激动，这疤痕就开始发红，红得有些醒目，也有些瘆人。
他继续说：“令狐安在湖东一手遮天，要是你县长都不出来说话，谁还敢说？
我可听说他要到市里去了。
把湖东搞成这样，自己得了个盆满钵满，就轻松地走了？
我不服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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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是你叶县长不出面，我跟那些老干部还要到市里去。
我就不信⋯⋯”　　“不要说了。
老丰哪，看问题要长远些。
说话要慎重些，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。
”叶远水虽然脾气躁，性子急，但毕竟是政府一把手，在处理问题时，还是比较稳重的。
他想看到丰开顺细水长流，而不是那种竹筒倒豆子——倒完就算了。
更重要的，丰开顺现在针对的，不是一般的人，而是湖东县委书记令狐安。
县长跟书记拧起来了，这本身就很危险。
如果再⋯⋯　　五年前，令狐安从市里下到湖东来担任书记，对当时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的叶远水，
既算是也算不得是个打击。
令狐安不来，他应该可以接任书记；令狐安来了，他就得继续当他的县长。
令狐安下来，明摆着是镀金的。
叶远水因此也就没太在意，即使有点想法，也藏在心里。
他想好好地配合令狐安，做好湖东的工作。
县委和政府的关系历来微妙。
按理说如今讲究党政分开，但党政结合得最紧密的一级政权，恰恰就是在县一级。
县委书记讲的是政治，政府要的是民主。
但民主也必须集中。
这种集中，最终就体现在县委的常委会上。
叶远水和令狐安的决裂，也就是那次关于湖东矿业改革的常委会。
在那次会上，政府失去了对湖东矿业的行政调节权。
令狐安的理由是进一步加强对矿业的宏观指导，湖东是矿业经济占主体的县，县委、政府就必须将工
作中心放在矿业上。
这理由十分得体，虽有干预行政之嫌，但常委会还是以绝大多数赞成通过了。
叶远水在力争甚至骂人之后，保留了个人意见。
但从此，他与令狐安的关系，就像沉在水里的冰山，裂开了缝隙。
随着时光的流淌，这缝隙越来越大。
叶远水自己也感到，已经到了断裂的时候了。
他也曾仔细地衡量过：令狐安到底会在湖东待多久？
如果真的像令狐安自己期待的那样，很快就能到市里去，那么，叶远水再撕破脸皮，一点意思也没有
，而且，还有可能影响到下一步自己的升迁。
党、政一把手的矛盾，是官场公开的矛盾，关键就看是不是有人愿意稍稍让自己处于下风。
一刚一柔，才有可能搭配出好的班子。
两者皆刚，则充满火药味；两者都柔，工作就处于瘫痪。
对于党、政一把手的矛盾，上级大多数时候也只是劝导和适度的教育。
闹得实在不像话了，则是各打五十大板。
叶远水不想让五十大板打在自己身上，因此这几年一直忍着。
政府内其他的副县长，有时也发牢骚——本来是政府的事，怎么就成了常委会的事呢？
这不明明是党政不分吗？
叶远水听着，也只是笑笑。
一来他无法解释，二来他也私下里希望副职们这火气烧得更旺些。
只有大家的火气都上来了，他才有更充足的理由，才有更广泛的基础。
　　丰开顺递了支烟给叶远水，“我这是扣帽子？
不是啊！
叶县长。
”他突然压低了嗓子：“我已经联系了一些矿的矿主。
东西都在这儿，我既然做了，就负责任到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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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县长要是不去市里，我带着这些矿主和老同志去。
”　　“啊，这⋯⋯这不好吧？
”叶远水笑着问。
　　“有什么不好？
”　　“我总觉得不好啊？
是不是要先给令狐安同志说一下？
”　　“给他说？
那岂不是⋯⋯好了，好了，叶县长不问，我自己去吧。
”丰开顺将烟蒂狠狠地扔了，转身就要出门。
　　叶远水喊道：“老丰啊，不要那么冲动。
你先将材料留我看看。
”　　丰开顺回过头，将材料放在桌子上，一边往出走一边道：“我们下午就过去。
”　　叶远水张着嘴还想说几句，丰开顺已经走了。
　　叶远水最近很少上班。
一来是身体确实有了些不好的反映，经常头晕。
医生说是严重的颈椎病，一定要卧床休息。
从十几岁读师范，叶远水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最好的。
虽然出身贫寒，但寒门往往最能锻炼人，也能强健人的体魄。
快三十岁时改行搞行政，他的接触面广了，事情多了，应酬也连续不断。
日积月累，就在这机器一般的运转中，终于在某一天早晨，他发现起床时脖子僵直，手脚发麻。
有时稍稍低头看会儿文件，就如同怀孕了的女人一般，想吐。
妻子说：这大概是男人的更年期到了吧？
他摇摇头。
他知道自己，是身体的机能出问题了。
到医院一查，果然是严重的颈椎病。
医生说再不休息，再不治疗，人就要废了。
人废了不打紧，可是⋯⋯妻子嚷道：都是这些年当官惹的病。
当官当官，连身子也卖了。
到头来，还在县长的位子上卧着，像只熊一样。
叶远水明白妻子的心意。
要说当官没什么，那是假。
因为做行政，叶远水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
他是县长了，无论是精神上，还是物质上，与从前的那个小学老师有着天壤之别。
在湖东，叶远水自信自己的政声还是不错的。
古人说：政声人去后，是说一个当官的，只有在离开了原来的岗位后，才能让人看到他真正的政声。
也就是说，那样的政声，才是真正的政声。
身为湖东人，叶远水想干事，而且也必须干事。
虽然他也遵循着官场的一些规则，甚至，他也享受着因为身处官场所带来的优越，但他以为：在内心
世界中，他即使不是一个最清廉最能干的好官，也绝不是一个被规则全部同化了的糊涂官。
比如对湖东矿业，他就有着许多个人的想法，可是⋯⋯这样就带来他不太上班的原因之二，那是因为
精神上总是有些舒展不开。
到了政府，有些想干的事，干不了，不想干的事，却一件接着一件。
应该说第一个县长任期，他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。
第二个任期，一切因为令狐安和常委会的决议，他的县长经历发生了重大的质变。
政府不再进行矿业的决策，但又不得不过问矿业的生产与安全，这显然是责任大于权力，是一种责权
利的不对等。
政府分管矿业工作的副县长蒋流，就不止一次地抱怨：这县长怎么当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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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法子决策，怎么能管理？
　　最终的结果是：大部分矿业的老总们，从原来的跑政府变成了跑县委。
大的矿，像吉大，像永恒，老总们经过政府的门前，车子也不再停了。
他们的目标是县委那边，是常委们，甚至是令狐安书记。
　　秘书赵力进来，问：“叶县长，下午的会议参加不？
”　　“下午的会？
什么会？
”叶远水问。
　　“关于冬季矿山安全生产的会。
另外还有这正在下的大雪。
抗雪灾工作要布置。
鲍县长主持。
”赵力答完，叶远水道：“那我就不参加了。
我在办公室坐坐，等会儿还得到医院。
”　　赵力说那我去告诉鲍县长。
叶远水点点头。
副县长方自达探着头道：“远水县长在嘛，正好有点事。
”　　方自达年龄不大，在政府班子里，除了左胜男，他是最小的，今年也刚刚四十一岁。
当副县长前，他是副县级的湖东一中校长。
再之前，他是南州市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。
他的空降，也开创了南州市教育系统直接空降干部的先例。
当然，也可能是最后一个。
方自达本身就是湖东人，他的老岳父退下来以前，任南州市委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。
临退时，将女婿调到湖东一中，一是解决了副处级，二也是争一个基层工作的经历。
因为这样的背景，方自达在政府班子里，角色十分特殊。
大家都知道他在湖东只是一个过渡，因此，也不太计较与他争权。
他自己也是，一般情况下，按照分工做着工作，平时没事，回到市里，与一班朋友们热闹。
　　“啊，在！
”叶远水走到窗子前，打开窗，冬日的阳光照射进来，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片花白。
　　“远水县长，身子好些了吧？
可不能太累了。
人不是铁啊，到头来，只有身体是自己的。
其余都贡献了。
”方自达不抽烟，但却递了支烟给叶远水。
　　叶远水点了火。
　　叶远水是湖东有名的烟枪，外面有人称呼他“湖东一号”。
这个人不太喝酒，一喝酒脸就发红；然而一拼起酒量来，半斤八两也能扛着。
最特别的是烟。
据民间消息，叶远水在改行搞行政之前，是不抽烟的。
当了官后，随着职务的一步步升高，烟瘾也就越来越大。
高峰时，发展到一天三包。
中途，他曾不下五次正式宣布戒烟。
结果很明朗，全部以失败而告终。
五十岁生日时，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回湖东，给他下了条死命令：每天的抽烟量必须控制在一包之内，
否则，将取消其父亲资格。
女儿的话，叶远水还是得听的。
苦捱了两个月，在多方通融之下，改为两天三包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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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早晨出门前，妻子会执行此项任务。
其实，叶远水心里清楚：怎么可能就两天三包？
除了自己口袋中的烟之外，他接了多少烟？
如果按每支烟缩短五秒生命计算的话，他至少也被缩短了好几个月了。
　　既然都缩短了，那就不如⋯⋯　　吸了一口烟，又使劲地咳了下，叶远水才开口说：“刚才不是
说有事⋯⋯”　　“啊，是有事。
”方自达笑着，“我有个同学，师范时的同学，就在湖东大平镇中心学校。
我来这几年，他一直也没找我。
最近和别的同学说了，想调到一中来。
这涉及编制，我想请远水县长看看，能不能⋯⋯”　　“这⋯⋯”叶远水抬起头，“教师编制是一刀
切啊！
你分管教育，应该知道。
”　　“就是嘛，所以我想，要么就干脆改行吧，到教育局教研室。
”方自达显然先已经想好了，调到学校只是一个帽子。
　　“教研室？
这事我记着，等等再说吧。
”　　“那好。
教育局那边我已经做好工作了。
只等着远水县长同意。
”　　叶远水点点头。
方自达离开后，他关上门，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。
他的办公室在政府大楼的三层，靠最西头，而且是一个转角位置。
从大楼过道里乍一看，是看不到他办公室的门的。
中间还隔着一道全封闭的木门，进去走上十来米，才是县长室。
这里安静，只要叶远水愿意，一般情况下，一般人是很难进来的。
他闻了闻茶香，又扭了扭脖子，他好像听见颈椎里“嚓嚓“的响声了。
这响声让他有一种颈椎要断了的感觉。
扭了一百下，脖子似乎舒服些了。
他拿起电话，先是打了方自达的办公室，说那事就先定了吧，你跟教育局通个气，编制在全县范围里
调剂。
　　方自达说那就谢谢远水县长了。
　　叶远水放了电话。
方自达不是一个轻易就给人办事的人，他既然提了出来，就必得有办成的信心。
都是县长之间，何必弄得⋯⋯何况作为一县之长，他的工作靠的就是这些副县长。
方自达在市里关系强大，这点也不得不考虑。
他来给县长请示，其实是变相的通知。
其实事情早已弄好了，只是要获得更加合法的手续罢了。
　　赵力进来，放下一摞子文件，看着叶远水正发呆，也没说话，就退出去了。
雪在飘着，今年的雪来得早，而且大。
叶远水想了想，像这么大的雪，在湖东已经有十几年没下过了。
透过窗子，雪已经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。
鲍书潮正组织相关部门开会，布置抗雪工作。
湖东的干部还是能战斗的，只要政府组织了，就能很快地行动起来，且能见成效。
叶远水经常有一种感觉：大部分干部都是想做事的，而且都想做好事。
可是，这样那样的环境，往往就制约了干部们做事。
特别是乡镇。
去年，湖东县开始了乡镇机构改革，将全县四十个乡镇合并成了十八个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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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少了，人却没少，这也是历年来机构改革为什么老是不成功的原因。
机构改革的关键是人，人不减少，机构减了，就更加人浮于事。
每个镇的干部都达到了两百多人。
虽然向省政府提交的名单中，只有完全符合定额的八十人。
但其余的人，你能怎么办？
硬性减，会引起社会事件；劝导，谁会放弃这不冷不热的干部饭碗？
去年的改革，全县自动辞职的，三个人。
说起来，简直就是一个讽刺，这三个人中，一个长年在外，给一家外企打工；一个在拿了辞职金后两
个月后，考研走了，说明白点，就是改革给他交了一笔学费；还有一位更玄乎，办理辞职手续时，人
已经在医院里没了呼吸。
每个镇两百人，看起来庞大，可是做起事来，却是找不着承办者。
大的镇，仅党委政府班子，坐起来就有三十人之多。
一项宣传工作，会有五个党委委员分工。
这工作怎么做？
又怎么能做好？
省一级对外宣布乡镇改革成功了，人员减少了多少多少；可县一级知道，人是基本没少，只是少了向
上报的数字。
省级财政从此按县级上报数字核定人员经费。
这样，县级又背上了一笔沉重的包袱。
县级还得解决在省里看来早已被改革了的那部分人的人头经费。
县级难，镇一级也跟着难。
镇长往往到任半年，镇机关一半人还不认识。
干部们工作，无非是图个名，或者得个利。
现在，名，难说；利呢？
也难。
提拔的空间越来越小，甚至没有。
那就浮着吧。
浮着，这已经成为镇级干部最显著的特征。
　　不能只怪他们啊，叶远水叹了口气。
　　这半年来，叶远水的时间可以分为三个三分之一。
三分之一在上班，三分之一在家里，还有三分之一在医院。
胆囊炎和息肉，让他时常疼痛。
而颈椎问题，让他难以安静。
人一病了，思想就开阔了。
早些年，叶远水也是有很大的抱负、很高远的理想的。
他拼着命地融入到了官场之中，成了一个只知转动而不知休息的官场铁人。
可现在⋯⋯老病方知人生短啊！
叶远水在这半年所思想的，也许比他的前半生还要多。
当然不是往空里想，而是往更真实与更沉重的方向想。
　　想着想着，安静的同时，他竟有些心痛了。
　　雪从高处落下。
再纯洁的雪，到了地上，也会很快融入泥土。
在融入的过程中，雪也许就变成了另外的一种物质——纯洁不再，天性消失。
　　叶远水收回目光，办公室里开着空调，他的脸有点微微地发烫。
门开了。
鲍书潮拿着笔记本，进来道：“远水县长，抗雪的事都布置了，具体由蒋县长负责。
我原计划马上到省城，然后到北京，有个招商项目要过去跑一下，现在看来也得晚几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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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　　“好吧，你晚几天去吧。
”叶远水点点头。
　　鲍书潮回过头，很关心地问道：“身体好些了吧？
不行，就再休息吧。
身体要紧。
不过我看，气色好多了。
”　　“是好多了，从下周起，开始正式上班了。
这一段时间，辛苦你了。
”鲍书潮是常务副县长，县长不在，他理所当然地主持政府工作。
所以叶远水说他辛苦，也是应该的。
　　鲍书潮笑着，说：“辛苦谈不上。
远水县长上班，我就轻松了。
”　　叶远水点了支烟，鲍书潮上前问道：“听说令狐同志要走，远水县长这次应该⋯⋯”　　“啊
！
”叶远水抬了下头。
　　鲍书潮又道：“远水县长早就应该解决了。
迟来的春天啊！
”　　叶远水又望了眼鲍书潮，猛然道：“矿业上有些老总正在向市里反映问题，你知道吧？
”　　鲍书潮一愣，马上道：“听说了。
但不清楚。
”又问：“他们反映些什么呢？
湖东矿业经济不是很好吗？
”　　“是吧？
很好？
我看不太好啊！
”叶远水将杯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，稍后又道：“好，不说了。
你还要到北京，走吧。
”　　鲍书潮有些疑惑，但还是道了再见出了门。
叶远水心想：说到令狐，你⋯⋯唉！
　　鲍书潮是令狐安的人，这一点，全湖东官场都清楚。
政府的常务副县长，角色微妙。
书记要办的事，往往并不是通过县长，而是通过常务副县长来落实。
书记的指示，也是通过常务副县长来传达。
常务常务，成了党委和政府之间的一道桥梁。
会办事的常务，既能自如地应付了书记，又能巧妙地照顾了县长。
鲍书潮当常务前，是副县长。
论能力，还是比较强的，但论人品、官品，就不是太能让人恭维的了。
叶远水是用之，而不深信之。
在讨论常务副县长人选时，叶远水力推的是蒋流。
而令狐安则坚持鲍书潮。
在最后决定前，市长匡亚非打来了电话。
叶远水一直怀疑匡亚非的电话是在令狐安的要求下打的，目的就是借着市长的名义来压一下他。
匡亚非是令狐安的老领导向涛临走前提拔起来的，跟令狐安的关系也是不一般的。
只能说，鲍书潮在关键时刻找到了关键人物。
而蒋流则⋯⋯　　不过，叶远水大脑里明明白白。
以鲍书潮的个性，令狐安也仅仅是他需要的一只棋子。
表面上，鲍书潮对令狐安是言听计从，但内在里，到底听了多少，天知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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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湖东矿业经济上，除了令狐安，就是鲍书潮。
但叶远水看得出来，一旦有了大事，鲍书潮总站在令狐安的身后，而不是挺身而出。
丰开顺上一次就提到：鲍书潮在部分矿上，有股份。
数额相当的大，甚至超过了令狐安。
前不久，市里就有人告诉他，鲍书潮正在活动，想调离湖东。
叶远水觉得，这是鲍书潮的脱壳之计。
在湖东的矿业经济中陷得太久了，他再不抽身，也许就会葬身其中。
及早抽身，明智之举。
而且，依叶远水这么多年的政治经验，鲍书潮应该是想在令狐安离开湖东之前，自己先离开。
这样，即使出现“一离任即出事”，也还是有令狐安挡着的。
有令狐这样一个几乎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在前面，鲍书潮才能真正地定下心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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